
知微亦知彰　精深而宏富

———《初識清華簡》評述

鹏　宇

　　《初識清華簡》一書出版時，我剛從復旦博士畢業。

第一次翻看該書時，我便手不能釋卷。 那時我因辦理各種離校手續常往返於京

滬兩地之間，這本書便是我在車上枕邊最愛讀的一本書。 後來，工作暫時安定下來，

我又得以將是書重讀一遍，更覺受益匪淺。 該書内容精深，涉獵宏富，堪稱清華簡研

究領域的標志性成果。 對於筆者而言，學習研究是書還需要一個長時間的過程，這裏

僅能管中窺豹，就書中某些方面根據個人理解做一粗淺評述。

２００８年夏，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楚簡，消息一經傳出，便成爲學界廣泛關注

的焦點，大家習慣性稱之爲“清華簡”。 爲及時地對這批竹簡加以保護和研究，在清華

大學校方的組織協調下，以李學勤先生爲學術帶頭人的研究團隊隨即在清華大學組

建起來，立即着手對這批竹簡進行了搶救性保護，並從國内外組織優勢力量對這批竹

簡從形制、編連、文字等方面進行系統的整理與研究。 與此同時，爲使學界能早日利

用這批新材料，清華簡研究團隊加班加點，以極其負責的態度，將竹簡的高清彩色照

片、釋文及竹簡相關信息以每年一本整理報告的形式提供給學術界。 但即便如此，仍

無法滿足社會各界希望迅速獲取清華簡最新研究成果的迫切需求。

《初識清華簡》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結集出版的。

書中的主體内容是李學勤先生對清華大學所藏這批竹簡的探索與研究，另有部

分内容是根據竹書材料對過往相關研究的再認識和推進。 正如氏著後記所言，該書

是李先生近幾年來有關清華簡的所有重要論文和文章的結集，包括論文、講稿、介紹，

序言，以及一些札記，形式多樣，内容豐富。 書内共收録了李學勤先生２０１３年３月前

新寫就的論文和文章三十六篇，内容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古文獻、古文字等多個學

科，是李先生多年來所倡的以多學科交叉與綜合研究爲特點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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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式的典型體現。

氏著編輯出版的初衷是從讀者的角度考慮，主要基於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清華

簡的内容多屬珍貴典籍，古奥費解，需要長時期的讀釋研究。 過去以李學勤先生爲主

編所編寫的整理報告，爲學界提供了原始材料，但由於出版較早，研究時間緊迫，許多

方面的研究未能深入，其間或有考釋的錯誤以及理解上的不足，現在將一些相關文章

結集出版，並對部分觀點加以修訂，便於集中展現清華簡研究團隊的最新成果，方便

學界同仁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二是書中的有些内容發表以後，曾被許多領域的專家學者在不同的場合裏引用，

但因這些文章發表的時間跨度較大，原發表刊物過於分散，翻檢起來很不方便。 現在

將已發表的論著結集出版，可解翻檢不便之苦。

三是受早年科研條件和出版印刷技术水平的限制，有些文章在最初刊出時或是

資料出處標示不清，或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節，留下了很多缺憾。 現在改進技術，

並將一些新知補充進來，修訂出版一個新的定本，避免以訛傳訛，使得讀者在研讀和

引用時更加順暢和準確。 可以説，《初識清華簡》的出版很好地體現了李學勤先生嚴

謹的治學方法和深切的人文關懷。

此外，在筆者看來，《初識清華簡》在展現李先生學術思路、研究方法、治史理念等

方面還有三個比較突出的特點。

（一）基於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對古代文明研究領域中的重要理論和方法問題

做了前瞻性探索及進一步的闡發。

《初識清華簡》一書用了很大的篇幅來介紹清華簡的入藏、整理和研究情况，如

《初識清華簡》、《清華簡整理工作的第一年》、《劉國忠〈走近清華簡〉序》等文章從紀

實、報告的角度將清華大學入藏這批戰國時期珍貴竹簡的過程娓娓道來，不僅將竹簡

的發現和上個世紀王國維先生在清華大學的著名演講順理成章地勾聯起來，對學科

發展史進行回顧和思考，還非常細緻地對竹簡的鑒定過程，清理保護工作，照相工作，

竹簡的綴合、編連、録寫、釋讀和發表等一系列工作做了説明。 又如《“國學熱”中談清

華簡》一文，以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爲例，集中地展現了李先生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研

究重要理論與方法問題的探索。 文中提出中國文化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有一個認

識自己優秀文化傳統的需要。 認識國學，要進一步闡揚國學裏面的優秀傳統，就一定

要對中國傳統的儒學，特别是它的經典，也包括中國古代一些其他的經典，有重新的

認識和重新的詮釋。 在研究清華簡的過程中，要始終堅持開放性的科研理念，再次重

申清華簡不僅僅是清華所有，它是國家的財富，甚至於説是人類的財富，各方面的學

者都可以參與進來，共同研究。 這些内容不僅在全書中具有明顯的理論特色，而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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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整個古代文明研究領域深具重要的指導意義。

而《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説》、《清華

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繫年〉出版的重要意義》、《從〈繫年〉看〈紀年〉》、《周武

王、周公的飲至詩歌》、《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清華簡〈楚居〉與楚徙鄩

郢》等文章又爲學界高屋建瓴地指出學科發展前沿和最具價值的研究課題，其主要創

見有： 對楚國歷史地理、楚文化考古、秦人始源、《繫年》的内容與體例、清華簡中關於

古詩記載等問題的提出和探討，闡發了清華簡與古代文獻、歷史地理研究間的密切

關係。

（二）依靠“二重證據法”和考古類型學、古文字學的基本方法，對甲骨文、金文和

簡牘文字進行探索，揭示許多新知。

《初識清華簡》一書中包含了李學勤先生近年在古文字考釋、文獻學研究、古史研

究方面的多篇成果。 在這些領域中，李先生堅持“二重證據法”，注重運用考古學基本

方法，將不同載體的古文字材料進行比較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主要創獲包

括： （１） 對單字準確釋讀，如“釮”的考釋，是解讀清華簡《算表》的關鍵字眼，文中不僅

準確地將其釋爲四分之一，還將“才兩”一詞與“半兩”對比，闡發了“才”和“半”一樣，

可以作爲普遍適用的數位的道理。 明確了這篇《算表》不是特爲某種物品（如黄金）製

作的，而是在當時可用於普遍運算的數學工具，從而爲對《算表》的認識帶來方向性轉

變。 （２） 通過訓詁疏通文意，如對《大開》、《小開》“日不足”等語的讀釋，不僅增强了我

們對簡文内容的理解，還使我們對《保訓》“日不足惟宿不羕”、《墨子》“宿善者不祥”等

相關文句有了更深的認識。 （３） 古史新證，利用清華簡《繫年》印證、補充或者糾正了

傳世古書中許多關於古史的記載，解决了學術史上長期存在的一些疑難問題，如《清

華簡〈繫年〉解答封衛疑謎》，不僅澄清了衛叔封被封爲諸侯只有成王時一次，武王時

封康一説不符史實，還明確了衛叔封的封地在康丘，也即在殷的故土境内。 （４） 通過

簡文内容和傳世文獻的對比研究，討論了各種傳世本的真僞優劣問題，澄清了許多歷

史公案，如《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不僅討論了先秦的時候是否有一部

《尚書》存世，還順帶討論了東晉本《尚書》的真僞問題、七十一篇的《逸周書》的成書時

代問題。 這些研究是在結合古文字學、考古學和傳世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對重建中國

古史進行的有益嘗試。

另一方面，《初識清華簡》雖然主要是以清華簡爲主題的研究成果，但是氏著對甲

骨文、金文的考釋，也同樣給予重視。 這些文章數量不多，却内容重要，主要有： 將清

華簡《繫年》“奴■之戎”與無名組、黄組卜辭中的有關記載聯繫起來，探討■方的活動

區域和歷史；將清華簡《繫年》與大保簋聯繫起來，明確了大保簋所記載的確是王子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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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叛亂之事；將《周公之琴舞》的“九絉”與商末“己酉方彝”的“九律”聯繫起來，對方彝

所載銘文内容進行考釋；將清華簡《祭公》、《逸周書·祭公》與師詢簋銘三者進行比

較，論證清華簡《祭公》比傳世本《逸周書·祭公》更近似師詢簋，同時也提高了傳世本

和師詢簋銘文的可信度，今後可以作爲西周文獻進行深入研究。

（三）通過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對照，致力於古典學重建、重寫學術史。

李學勤先生多年來一直爲深入研究學術史而努力，强調將考古學的成果與學術

思想的研究結合起來，對學術史上一些重大問題進行再認識，進而重建古典學，重寫

學術史，《初識清華簡》正是李先生這一理念的重要踐行。 其主要學術創見有： 釐清了

《尚書》及類似典籍的版本傳流問題，進一步闡發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詩篇，儘可能地復

原了楚國歷史及地理，深入探討了《竹書紀年》、《左傳》等先秦史書的性質。 如在《清

華簡對學術史研究的貢獻》一文中，以清華簡《尹誥》與孔傳本《咸有一德》比較，指出

後者是晚出的依託之作，通過清華簡《繫年》與《左傳》彼此印證，證明了《左傳》内容可

信。 過去研究《紀年》的學者，大都以爲《紀年》是類似《春秋》的編年體，李學勤先生在

文中大膽猜想《紀年》本來的體裁是和《繫年》類似的，以史事爲中心分爲一章一章，有

點像後世所謂“紀事本末體”，這在史學史上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見。

此外，李先生在氏著中還特别關注了楚國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問題。 迄今爲止，以

書籍爲主要内容的隨葬竹簡，已經發現了好幾批，内涵之豐富，已經遠遠超過我們過

去所能想象。 李先生指出這些簡都出於戰國楚墓，除了和當地埋葬制度及地下的特

殊條件有關，也充分説明了楚國的學術文化所達到的高度。 把現有的這幾批簡綜合

起來，結合傳世文獻研究的成果，寫一部戰國時期楚國學術史，重新考慮古代學術的

地理分佈，有關的材料條件已經逐步趨於成熟。

總之，《初識清華簡》一書體現了多學科結合、多材料互證、多角度探索等研究特

點，是李學勤先生在學術上多年豐厚積累和辛勤耕耘的代表。 該書不僅對一些具體

的學術問題取得了許多新知，更通過這些研究案例，展現了李先生在考古學、歷史學、

古文字學、古文獻學等領域中的宏觀把握和理論思維，對學界的影響必將是廣泛和長

久的。

（鹏宇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講師；出土

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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